
笑公子

蔡小雀

花雨苑园远

她真命苦啊选
流浪四方到处打工，

好不容易遇上了唱戏班子，

她的人生才重新有了火花，

可是他、他、他竟要“拆”她的台芽选
他不行了选

一近女身打就喷嚏，

他可是要抱着美人归的呀，

怎能让她远离自己芽
什么芽她要唱戏芽

那也得要在他的地盘才行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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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不过是外出找个唱戏花旦，

不想订到一房媳归，呵呵，捡到了选

古代唱戏花旦



楔 子

话说“金马影城”是传说中很神秘很神秘的，在

天山某个隐密的山上的大城，在金马影城里有三大

绝顶厉害、厉害绝顶的家族，分别为：金、马、蒋，据说

这三大家族极其可怕，各自拥有某种与众不同，惊天

动地的盖世奇功。

只是听说影城里金马蒋三大位高权重的老爷子

们都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嗜好，就是规定在自己六十

大寿的寿宴上，一定要看自家的孙子粉墨登场演一

出超级无敌亲情爱情伦理大喜剧———“卖油郎独占

花魁”。

他们三人的孙子们虽说一个比一个英俊，一个

比一个武功高强，一个比一个更有个性，却也逃不了

同时被老头子玩弄⋯⋯呃，娱乐的下场，因为打从出

生的那一刻起，额头就被贴上“在爷爷六十大寿上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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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演出卖油郎，否则无法获得一日三餐加消夜的人

奶供给以及将来家族继承人的位置”。

在威逼加利诱之下，三大影城公子就算再有个

性也只能被逼在爷爷们六十大寿宴之前下山，寻找

爷爷们所指定的，长得要长相，唱起戏来要响亮的新

鲜花旦。

于是乎，含着眼泪，带着祝福，三马公子背着包

袱下山去，期待早日可以结束这荒谬愚蠢烂点子，重

现自由⋯⋯

金剑会———妙龄二十六，英俊挺拔少年郎，一身

剑术出神入化，不轻易跟谁言笑，但是靠女人太近就

会长痱子，万分痛恨被家中老爷子玩弄于股掌间。

心愿：找到花旦唱完烂戏后恢复自由之身。

马霜节———妙龄二十六，温文儒雅好风范，一身

暗器神鬼莫测，不轻易跟谁翻脸，但是靠女人太近就

会打喷嚏，万分痛恨被家中老爷子玩弄于股掌间。

心愿：找到花旦唱完烂戏后恢复自由之身。

蒋浙漾———妙龄二十六，俊美爱笑好迷人，一身

轻功神出鬼没，跟谁都能打哈哈，但是靠女人太近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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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偏头痛，万分痛恨被家中老爷子玩弄于股掌间。

心愿：找到花旦唱完烂戏后恢复自由之身。

下了山的三马公子是否能够顺顺利利地“绑”到

花旦回“金马影城”，热热闹闹地唱完那场属于自己

的“卖油郎独占花魁”呢？

且让我们拭目以待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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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宝蜜防跌镇。

深夜的街道，更夫才刚刚敲完三更天的更锣，趁

机躲到一旁的小巷子里补个眠，蓦然高挂在天际圆

圆亮亮的大月亮，透漏出一丝妖异的光芒。

在某处的茅草屋底下，倏然传出了一声惊

叫———

“啊⋯⋯”

静寂的四周凄厉的狗吠声四起⋯⋯

“汪汪汪⋯⋯啊呜⋯⋯”

随即又是一声僵硬的惨叫———

“啊⋯⋯啊⋯⋯”

“停！”一声无奈又懊恼的男声叫了起来，“停停

停！”

透过老旧不堪的窗户看进去，传出惨叫声的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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陋破败草屋里倒是挤满了人，可疑的是人人对于刚

才的惨叫声好像完全不以为意，反而手里各自拿着

自己的家伙，摇着头纷纷找寻稻草堆坐下。

在中间满脸无辜的是一个穿着洗褪了色的粉红

衣衫，绑着两团乌黑发髻的十六岁模样小姑娘。

她粉嫩的肌肤上浮起了两朵滟滟的酡红，很不

好意思低下了头，讪讪地跟大家道歉，“真对不住，都

是我的缘故，害大家又不能休息了。”

拿着云板的一名老爹苦笑，“这倒是其次，不过

你这两下尖叫也叫得太不成样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

咱们这儿发生什么命案了哪。”

“就是，万一官府的人上门来，咱们又是有理说

不清了。”拉二胡的师父摇摇头，莫可奈何地盯着雪

嫩可人的小姑娘，“上回在忠心辛村惹的笑话还不够

吗？”

“还有那一次在万鲤常城，全城的姑娘们还以为

出现了什么采淫贼正在干那档子事儿，活生生被吓

昏了好几十个人，更别提接下来的风声鹤唳草木皆

兵⋯⋯连班主都给人误认是色狼，被带到衙门里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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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了老半天⋯⋯”惯演丑角的小愣子支着下巴叹气。

“唉，说来也古怪⋯⋯咱们梅家班真是出了名的

霉家班，一年跑了三个花旦，哑了五个青衣，沿途招

募的角儿只要一进班里不是上吐下泻就是莫名其妙

中邪，惟独就只有你⋯⋯”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角儿抱

着臂满脸研究之色，对着她啧啧称奇道：“是惟一一

个跟了我们五个多月来还没出事儿的花旦，真不知

道该说你的八字太硬还是太迟顿⋯⋯”

“对不起。”她被说得头也抬不起来。

“你好歹是我们全班的希望，你这嗓子和演技着

实太⋯⋯”老角儿很想要勉强给她赞美个两句，却想

了半天还是挠耳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“呃，我也不会

说，总之你多加油吧，否则大伙儿也只能继续喝西北

风下去了。”

“都是我不好，连累了大家。”她充满自责。

都是她不争气，大家才会流落到来住这间摇摇

欲坠的破草屋，而且晚饭还是勉强凑了几个铜角子

去买了三颗馒头十个人分⋯⋯

她摸着空扁扁的肚子，可怜兮兮地回想着晚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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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三口馒头的滋味———啊，那股面香的印象多么的

模糊啊。

一个高高瘦瘦，眉清目秀的男子气急败坏地跑

过来，挥舞着手中黄旧的书卷儿叫道：“阿昭，你要放

宽喉咙喊哪，咱们排的是《苏三起解》里头，那苦命苏

三被戴上枷的那一刻，发自内心悲喊出来的声

音⋯⋯你的声儿得吊高点，再拔高点⋯⋯不是叫你

学开水烫鸡那样伸长脖子的尖叫呀！”

“班主，对不起。”她扭绞着小手，惭愧到真想直

接钻进地缝里去。

这倒不困难，因为这间破烂的茅屋左一个坑右

一个坑，惟一挡风避雨的四面墙壁也好像稍稍用指

头一戳就会啪地不支倒地。

多的是洞让她钻。

“你瞧我是怎么唱的，”梅友用拉拉补丁的长袖，

比起莲花指咿咿呀呀地哀道：“呀啊，苏三离了洪桐

县，将身来到大街前，未曾开言心内惨，过往君子听

我言⋯⋯要像这样的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
梅友用一席高声唱罢，所有的人情不自禁热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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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掌，其中尤以阿昭拍得最卖力最激动。

“真是太太好听了！”她两眼发光，仰慕得不得

了。

“单是我唱的好听有什么用？难不成我还能一

人分饰两角，同时演出苏三和王景隆？”梅友用捧着

额头，头好痛。

“对不起。”阿昭惭愧。

“你的五法：手眼身步法都已经学得十成十了，

可是你这“念”，怎么就还是不到家呢？”梅友用也很

是纳闷。

照理说，阿昭的扮相娇嫩可人，身段纤巧伶俐，

声音也清脆好听，可为何偏偏唱起了京曲韵白却是

一塌糊涂呢？

“我会努力学的。”她抹汗。

老角儿忍不住插嘴道：“若是阿昭丫头的花旦儿

功学成了，咱们一定会大红大紫的，可现下她的功夫

还不到家，咱们也只能随随便便出去演演野台戏赚

赚几个赏钱⋯⋯究竟什么时候咱们梅家班才能够恢

复过去的光荣岁月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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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友用被老角儿一句话撩起满腹心酸，忍不住

丢下了书卷儿，呜呜地掩面跑了出去———

“我就知道你们都拿我跟我爹比！”

所有的人额前出现三条黑线，随即老角儿被众

人狠狠围剿———

“你明明知道打老班主过世后，新班主接手起，

咱们戏班子就一天不如一天，你真是哪壶不开偏偏

提哪壶呀？”

“就是就是，”惟一的老旦邢大娘叉腰，恶狠狠地

道：“咱们少班主脸皮子比饼子皮还薄，你这样说不

是存心叫他没脸，让他难过吗？”

“现在都是山也穷水也尽了，你还要自己人怄自

己人，万一要是少班主一个想不开，你要大家将来怎

么跟老班主交待呢？”拉二胡的老师父也义愤填膺。

大家饥火上升，还排练到三更半夜，自然是怒火

饿火噼里啪啦烧，正好借机轮番发吼，顺便通通肠也

泻泻火气。

老角儿武大爹被骂得满头包，满屋子抱头鼠窜，

“唉哟，这是⋯⋯这是怎么啦？怎么大家净冲着我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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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儿呢？”

阿昭睁大明亮的眼睛，她又想笑又笑不出来，看

着满屋子乱糟糟的，她也闷闷不乐地悄然走出茅屋。

不远处，梅班主正倚着一棵树干抹眼泪，她很想

过去安慰一下，可是俗话说得好：男儿有泪不轻弹，

随随便便就给她看见了他在哭，梅班主一定觉得很

难堪。

她无声地叹了一口气，捂着干扁的肚子走向另

一个方向。

月光下，小溪静静地流淌而过，不时响起两三声

小小鱼儿轻跃的声音。

阿昭支着下巴，坐在草地上对着小溪发呆。

“都是我不济事，跟着班子学了五个月的戏了，

就是怎么唱也唱不好，每天只会混日子白吃白

喝⋯⋯虽然吃也吃不饱，但是大家都对我这么好，这

样收留我又费心教我唱戏，我怎么可以到现在还是

个半调子呢？”

再这样下去怎么行呢？

“好饿⋯⋯”她饿到头晕眼花，随手拔起了一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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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草嚼着，微微甘甜的草根自然有一股清香，可是她

是越嚼越饿了。

距离上一顿吃饱穿暖，好像已经是前辈子的事

了。

阿昭想起五个月前的自己，抚养自己长大的舅

父舅母为了个新搬来的豆腐西施闹翻了，夫妻反目

不说，闹着分家分手顺便还把她给撵了出来，莫名其

妙遭受池鱼之殃的她只好独自出来流浪，身无分文

只有几件换洗的衣裳，四处打零工过日子⋯⋯直到

遇到了正在街头卖艺唱戏的梅家班，她的人生才重

新燃起了火花。

她永远忘不了那简陋搭起的小小戏台上，一幕

又一幕热闹精彩的好戏，丝竹声锣鼓声锵锵然，台上

武生翻滚着，文生甩着袖子歌声入云，丑角说学逗

唱，净角帮衬鼓舞———

好耀眼的生命，好灿烂的身手，好引人入胜的戏

文⋯⋯在那一刹那间，她情不自禁挤上了前，巴着戏

台子的边沿不放。

她也要，她也要感受这样热闹绝伦的人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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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等到戏散场了，观众赏钱掷完了，她就毛遂

自荐地跑到后台去，求梅班主答应让她跟着戏班子

学唱戏。

也许是因为她够诚恳，再加上梅家班的青衣和

花旦都因故逃的逃跑的跑，病的病中邪的中邪，所以

梅班主留下了她，并且誓言要将她栽培成梅家班当

红的最强台柱，最出色的花旦。

从此以后戏班子就成了她的家，她再也不是无

依无靠的了，也因此，她绝对不能让大家失望，绝对

要努力成为一个好花旦，让更多的人看他们的戏，赚

更多的钱让戏班子的每一个人都能吃饱穿暖。

而且所有的行头也都旧了，若是再攒不到钱，下

次武大爹可能出去耍大枪的时候，得捏团面糊把枪

头给粘住才行，否则又是一边舞一边掉，又会给人家

笑话的。

只是他们现在连买面粉的钱都没有了，调好了

的面糊只怕会立刻被大家一人一口给舔得光光不

剩。

“唉，都是我不中用。”她小手紧压着嫩嫩的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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颊，唉声叹气。

要怎么让大家吃饱呢⋯⋯她不知不觉地抚摸着

悬在胸前的小玉锁⋯⋯或许她可以⋯⋯

“不不不，这是爹娘留给我惟一的凭借，我怎么

可以打它的主意呢？”她拉出了由红线穿着的，玲珑

剔透沁凉的碧绿玉锁，小手轻抚着玉锁上细致美丽

的雕纹。

看起来很像两只蝴蝶翩翩比翼，古色古香极为

好看，一副价值不菲的样子，她不知道爹娘为什么会

在她颈上珍而重之的戴上这小玉锁，还交待她千万

不可以给任何人瞧见，一定要好好留着。

后来他们俩就因病过世了，在过世前将八岁的

她托付给打铁的舅舅，从此以后她就住在舅舅与舅

母家，一直到五个月前⋯⋯

俊朗的爹和美丽的娘在她脑海的记忆中，渐渐

因长远的年岁而有些模糊了，她好害怕自己有一天

会忘了他们的面孔，所以只要她独自一个人寂寞的

时候，她就取出这个玉锁，细细地抚摸着，爹娘疼爱

的模样就会慢慢苏醒浮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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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绝对绝对不能丢失了这个玉锁呵！

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留着你的。”她

心底有一丝歉疚，“对不起，我刚刚竟然还想把你当

掉换食物吃⋯⋯对不起。”

她急忙收起了玉锁，贴身藏好，干扁的肚皮又在

这时不争气地咕噜起来。

月亮光光又亮亮，看起来圆圆饱饱的好像很好

吃的样子。

可是究竟几时她才能够让大家的脸不再是干扁

扁青笋笋的菜干色，而是圆圆润润的月儿脸呢？

她搔着头，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。

这个愿望实在太遥远了。

? ? ?

一个身穿淡色紫衣，玉树临风徇徇儒雅的英俊

男子坐在临江处的窗畔，看着清澈溪水湍湍流过，娇

媚的五月榴花红似火，团团热闹燃烧在夏日的清流

旁，在清凉之中凭添了一抹抹艳色。

霜节端起了白玉杯，悠然地呷了一口茶，“好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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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夏日丽景啊。”

没想到这小小的宝蜜防跌镇也有如许曼妙的景

色，再加上乡镇虽小各行具全，单单是具有乡村野趣

或幽静风情的酒楼就有好几家，吸引着来往的旅人

和商贾舒服落脚，宾至如归。

他奔波了这么多座大城小镇，探访过一个又一

个的戏班子，一名又一名的花旦⋯⋯差点跑断了两

条腿，这两天刚好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上好好地

休息个几天喘口气。

一想到这个，他满口的香片都化成了苦茶的滋

味，涩到心头里去。

“唉⋯⋯”

都是金家，蒋家和家里那个老⋯⋯人家搞出来

的麻烦，说什么非要在六十大寿的寿宴上看到他们

三个粉墨登场唱一出“卖油郎独占花魁”，而且还规

定他们要下山去找新鲜的花旦回来参与唱戏，否则

他们三个接班人就会被踢出家门⋯⋯

有那么严重吗？就为了一出烂戏？

他闷闷地执起茶壶又为自己斟了一杯茶，遥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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